
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治理沙尘暴已经成为

一个世界性难题。作为沙尘暴主要发源地之一，且受

害程度最大的中国，更是投人大量费用，开展了大规

模的防沙治沙工程。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蒋高明对沙

尘暴问题有多年研究经验，他曾多次深入内蒙古沙源

地浑善达克河地进行实地考察，并亲自参与治沙实

践，对防沙治沙工程主要依靠种树、飞播的模式提出

了强烈质疑。他的思路是：“人退沙退”，停止人工干

预，让大自然自己去修复大地的“创伤”。

蒋高明介绍：根据调查，目前国家投入在沙地草地

生态治理的大量费用(例如内蒙古自治区某盟2002年

得到5亿元人民币的治理费用)．主要用于三部分：种

树、飞播、打井舍饲。他认为，除了第三项是主动的措施

外，其余两项经费支出的效果相对于大量的投资来说

收效很小。其实关于种树问题．已经是个争论很久的话

题。早在60年代，著名地理学家黄秉维院士就非常形

象地将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树比喻成“抽水机”．因此他

不主张在草地上大量种树。但是．目前的实际情况却令

人担忧。在北京或在中国的随便一个大城市，只要问一

下市民．沙尘暴发生了，怎么治理?保证很多人会毫不

犹豫地建议多种树，甚至会慷慨解囊资助这样做。但专

家认为，理念上的误差可能会产生事倍功半的结果。

专家认为．植树未必是良策

蒋高明介绍说，种树在干旱、半干旱地区不合理，

首先是因为自然规律。在年均降水量不足300毫米的

地区，天然分布着草原灌丛，该区域雨量和有效积温

不能满足树木生长，即使恬了．也只能长成“小老头

树”。

其次会加重土壤的干旱。如没有草本层有效的覆

盖，干旱半干旱地区强烈的蒸发量(是降水基的lO倍

以上)会造成更严重的干旱，而树木的生态耗水远大

于灌木和草本。我们经常看到草原地区人工林下少草

本层或无草本层，就是这个原因。

干旱、半干旱区人工造林实际上是失败的。年年

植树，树木年年死去．造成了大情人力物力的浪费，且

延红r自然恢复的宝贵时间。

树术其实并4：能阻挡沙尘暴。在沙中暴发生最严

重的早春，现场观察发现，杨树林里的沙子照样在流

动。林子外面的能见度在5米以下，而灌木地和草本层

覆盖较好的地段，能见度在200米之上。即便把林地看

成是“铁钉”一块．另外蝴的土都松动了，这个“钉子”
能起什么作用?更何况它固土的作用远不如草和灌木，

但人类为此花赞的金钱却远远超过恢复草原的代价。

飞播可能会带来另外一种生态危机

草原地区土壤库中含有大量的种子以及各类繁

殖体．它们无法萌发或萌发了却没有生长的机会。因

此，飞播只能解决草地恢复中很小的次要矛盾。

飞播还会带来大量外来种．一些有毒的物种如醉

马草很容易混到羊柴的种子中飞到优质的草原中，并

借助人的力量扩大分布的地盘。这在短期内可能看不

到它的危害，但不利于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则

成为长期的问题。

经济上也不合算。根据调查，某旗县飞播了5000

亩沙地．使覆盖率提高了约30％，成本引万元，每提高

10％的覆盖率合54元／亩，这还不包括飞播不成功造

成的各种浪费。蒋高明认为．要扭转治沙工程这种

“费力不讨好”、“费大力讨小好”的局面．就要从对沙尘

暴的认识上找原因。蒋高明分析说适合植物生长的气

象条件仍然存在，那么植物的生长为什么一年不如一

年呢?因为土壤和矿物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然生态

系统的物质循环被人为中断了．土壤损失严重。在草原

上，植被所依托的土壤充其量只有l米多厚(许多地方

土层不足10厘米)，下面就是几百米厚的通体沙。很明

显，这l米多厚的土层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当有草丛严

严实实覆盖的时候，土层才不会被风吹走。当保护土壤

的草丛一旦遭到破坏．土层就会变松动、活化，最终变

成沙尘飞到北京，甚至琶越太平洋。

环境的恶化是来自人口的压力

气候的变化并不是草地退化的原因，人口增加无

疑是造成草地生态系统退化最主要的原因．沙尘暴是

大自然对人类实施的“警告”或“报复”。

锡林郭勒盟从建国初的20．5万人增加到日前的

92万人；畜牧数精更是从160万头增到2300万头．

使草地的堆力急剧加大．超过r其承载极限。支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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